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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大芬油画村是一个醒目的文化地
标。它是全国首批和深圳市首个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最大的油画生产交易
基地，全球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据统计，
2005年前后，欧美市场70%的油画来自中国，而
其中的80%来自大芬。2018年，大芬油画村实现
全年总产值45 . 5亿元人民币。

3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白墙黑瓦的素色
山村，仅0 . 4平方公里的山坳坳里，遍地是芦苇
丛，全村300余人年均收入仅百元。

当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个位于深圳市
东北方的偏僻寂静的小山村，引来了改变它命
运的一群人。他们用画笔为山村添上色彩，描
绘出“中国油画第一村”，成为深圳乃至全国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奇迹。而第一个来到大芬
村的画师，就是黄江。

在5月16日至20日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深
圳）文博会上，大芬油画村作为分会场，向参
展的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作了推介。其中一段
推介内容这样写道：

“1989年，一位名叫黄江的香港画师来到
大芬村，进行油画临摹和复制、收购与销售，
将这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带进了大芬村。随后，
越来越多的画工、画师和画商纷纷云集至此，
进行大批量的油画制作与销售，大芬村的油画
产业雏形初现。”

黄江是谁？为什么来到大芬村？这个客家
小山村又是如何“蝶变”成“中国油画第一
村”，享誉世界的？带着这些好奇，5月19日，
本报记者来到大芬油画村探访黄江老人。

德高望重的“大芬村第一人”

大芬村真的很小，村子在地图上呈半圆
形，几条小巷穿插其间，半个小时就能走完。

空气中都是木板和松节油的味道，它们被
用来做成画框。画师们或坐在门口、或在树
下，专心侍弄着自己钟爱的色彩。他们画着风
景，自己也成为了风景。

将镜头拉远，一幅幅油画在街巷中排列堆
叠，游人穿梭其间，不时停下拍照、询价。再
拉远，大芬村的全貌逐渐清晰，在周围高楼大
厦的包围中，几十栋民居错落有致，1200多家
画廊、近万名油画从业者就“藏”在其中。

街巷旁边都是售卖的油画作品。定价一般
按照画幅的大小而计算，个别店家会打出100元
3幅小画的优惠力度。除了油画作品，大芬油画
村还销售画框，颜料等油画相关的艺术用品。

为了让游客体验绘画乐趣，一些画室还提供
油画体验服务，可以将作品带回家。节假日，当地
家长会带着孩子来这里体验绘画的乐趣。

村口最打眼的位置是“黄江广场”——— 一
个以黄江老人的名字命名的商铺，这里开有60
多间画廊。70岁的黄江精神矍铄，他几乎每经
过一间，画廊老板都会起身打个招呼。

“这楼不是我的，但是大芬村把经营权给
我，还以我的名字命名，算是对我贡献的一种
认可。”黄江说，他1949年生于广东四会，在
广州长大，后移居香港。1987年，与人合伙在

深圳黄贝岭办油画厂，1989年来到大芬村办
厂，现在是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黄江是公认的“大芬村第一人”，跟了他
几十年的徒弟黄通打趣说，师傅是一种“吉祥
物似的存在”，大芬凡是有什么重要的场合，
只要他一来，大家“心就定了”。

这 种 尊 敬首先 源 于 黄 江 带 来 的 “实
惠”——— 用粤语形容，黄江带大家“搵食”。
上世纪90年代，当大家普遍赚几百块工资的时
候，由于国外订单多，黄江厂里的画师每个月
可以拿到一万多块。很多画师那时候有了积
蓄，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买楼、成家。

大量涌入的画师让大芬村民也赚得盆满钵
满。村民把楼租给画师，随着大芬村品牌打
响，租金也逐年水涨船高。

初期，大芬油画产业就是靠着市场的需
求，这样“野蛮生长”起来的。黄江回忆，虽
然油画产业发展了，但当时大芬村没什么像样
的门店，村里可以说是破破烂烂，画工、画师
都关起门来画画，完工后直接装车运到香港，
跟内地市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但即便是这
样，根据官方数据，1997年大芬的油画产业年
产值还是达到了三千万元左右。

黄江清楚地记得，大芬村第一次“出
名”，是1997年《羊城晚报》的记者来采访，
随后，一篇名为“深圳有个画家村”的报道见
诸报端，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

“大芬村当时属于布吉镇，现在叫布吉街道
了。镇干部说看了报道来的，镇干部一见了我，两
眼放光哎，握着我的手说发现宝贝了。”黄江说。
当时布吉镇是工商业大镇，大芬村是镇上38个村
子里，唯一和“文化”沾点关系的。

“怎么来到了大芬？”这也是当时镇干部问
黄江的一个问题。1989年，黄江初次踏上大芬村
的土地，第一印象是这里“像西伯利亚一样荒
凉”，街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村里的公共厕所

只有一个，晚上光线昏暗，去趟厕所都有些害
怕……为什么，他却偏偏相中了这个小山村？

“深圳的环境吸引了我”

最初，黄江在香港做“行画”生意。“行画”以
临摹世界名画为主，没什么创作可言，这对从小
喜欢临摹连环画的黄江，是“小菜一碟”。

1986年，沃尔玛在香港登报寻找行画供应
商。黄江的太太英文很好，看了广告后，就让
他拿样板去和沃尔玛谈。对方觉得画的质量还
可以，就给了6000张画的订单。量太大，黄江
的画室做不完，又舍不得放弃，就发给他在广
州的朋友完成，自己当中间商赚差价。

“内地人工成本低，我发给广州朋友的这
批油画，成本只要两三块钱。”后来黄江又发
现，广州虽然人工便宜，但画布、画笔、颜料
从香港运过去要好几个小时，而深圳离香港要
近很多，而且深圳的税收低一些。

“我是一个做油画贸易生意的商人，这样的
政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1987年，我就
来深圳了。”就这样，曾在广州、江门、晋江等地都
开过画室的黄江，最终选择落脚深圳。

1987年，黄江和朋友合伙在罗湖区黄贝岭
办了一个油画厂。一年多后，工厂每月租金从
2000多元飞涨到4000多元，再加上合作上的一些
不愉快，黄江想另外找个地方单干。有人告诉
他，布吉镇租金比较便宜，距离罗湖口岸仅十
几公里，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走了一圈，他看
中了大芬村。

当时的大芬村，到处都是芦苇丛，还有一
臭水沟，路是沙土路，村里的交通工具还是三
轮车，车一过，满街尘土飞扬。整个村稀稀拉
拉建了几栋房子，最高的一栋才4层高。全村只
有300多个人，每户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全村

没有一家商店。
“在我看来，虽然大芬村外部环境不好，

却是办油画厂的好地方。因为它在原特区外，
不用那么麻烦办各种证件。”黄江说，这里房
租便宜，比较安静，就像一个港湾，适合画画
的人通宵达旦地创作。而布吉镇其他的很多村
子，商业很繁华，卡拉OK等娱乐设施很多，不
利于统一管理画工。

“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那些热闹的地
方，到处跑到处玩，不用心画画，那我去哪里
找人做订单？”黄江说着，自己也笑了。

1989年农历八月十四日，黄江带着20多个
徒弟来到大芬村，花1600元租下了一座250平方
米的民房，办了一个画厂。渐渐地，黄江的名
气开始大起来。画师们都知道大芬村有个香港
画商叫黄江，找他可以分到单子做。画师的水
平也越来越高，其中还有广州美院、四川美院
科班出身的毕业生。

1992年，黄江从一个法国客户那里拿到一张
36万张油画的订单，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而当
时他的画厂每月最多能供应十万张。接不接？黄
江动员起整个大芬村的画师，几百人同时开工。

由于时间紧、量又大，大家经过商量，决
定采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处理这批画：有的画工
画天，有的画山，还有的画工专门画水、树，
一个画工画完就传给下一个。这样操作，不仅
速度快，而且每幅画的质量比较稳定、差异
小。当法国客户的品质控制员来验货时，竖起
了大拇指，说这些画好像是复印出来的。

这次大订单的完成，也让黄江首创的流水
线作画的模式“一炮而红”。后来，整个大芬
村的画厂基本都采取这种模式来分包订单、生
产画作。渐渐地，黄江从画厂老板变成了经营
行画业务的包销商，其他的画廊“有样学
样”，层层把订单分包出去，大芬的油画生意
开始朝着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大芬村的画，远销到欧美市场，满足了很
多家庭和酒店的装饰需求，到了九十年代，欧
美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六成。也就是在这个时
候，布吉镇的镇领导找到了黄江，他们看到了
这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看到了这个新生事物的
潜能和力量。

大芬聚焦世界的目光

经过十年的“野蛮生长”，大芬村形成了
集聚效应，当地政府也开始注意这个自然形成
的行业。

2000年前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文化产
业”这一概念，深圳也确立了“文化立市”的
发展战略，这为大芬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政府开始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大芬的环境
硬件设施。2003年，在布吉镇政府的主导下，
大芬的村容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当时不少村民靠收租为生，有些人很不理
解为什么要拆围墙、雨棚，影响他们收入。但改造
工程开始后，大芬的村容变得整洁起来，道路也
变得更为规整，房租随之涨高。村民们变得更加
积极配合，甚至不停地督促改造进度。

经过一系列的“大动作”，大芬告别了黑白
素色时代，建成了艺术广场、艺术展厅、画廊等，
铺设了彩色路面、美化了外墙立面，还增设了艺
术路灯、达·芬奇雕像等，变成了深圳的“欧洲油
画小村”。村口的几栋旧房拆除后，建起了以黄
江名字命名的“黄江油画艺术广场”。

大芬油画村命运的真正转折出现在2004
年。这也成为黄江在大芬记忆最深刻的一年。

这一年，深圳市举办了首届文博会，大芬
油画村作为唯一的分会场，开展了千人油画创
作表演活动。这次活动的地点设在大芬的街巷
中，参与创作的1100名画家每人使用一个油画
架，两两相对沿街排开，正好绕了大芬村内的
主干道一周，全长近一千米，令参观者叹为观
止，也赚足了公众的眼球。

“可能是觉得我是‘大芬油画村第一人’，
有一定贡献，所以我的号码牌被安排为1000
号。想当初我就是一个想来大芬村做生意的画
商，没想到在我的无意带动下，在政府的支持
下，能让大芬村产生这么一个大产业，名扬海
外。”这个号牌，黄江至今还珍藏着。

这一年，方圆0 . 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已经拥
有了243家画廊门店，近3000名画师，年销售额
达1 . 4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文博会还让大芬
收获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大芬
村建立了完善的油画生产、创作、展示、交易
产业链条，形成了以大芬村为核心，辐射闽、
粤、湘、赣及港澳地区的油画产业圈。

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芬美术产业协会成
立，黄江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当时入会的会

员有300多人。卸任第一届会长后，他又被大家
推选为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到2005年，大芬的销售额达到2 . 79亿元；
2006年4亿元。2018年，实现全年总产值45 . 5亿
元。现在的大芬村，不只是油画交易的平台，
还聚集了一些配套产业，有画廊、艺术品拍卖公
司，单单做画框生意的门店就有100多家。有一些
画廊开了网店，通过网络出售油画。

“我还能为大芬做什么？”

站上世界舞台的大芬村，对国际流行市场格
外敏感：一张莫奈的《干草堆》在纽约被拍出了
8140万美元的天价，村口第二天立马就有了复制
品。

同样的道理，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到
时，这个全球化之下的弹丸之地，受到了巨大波
及。

因为金融危机，整个大芬油画村的国外订
单骤降，有的画室一张订单都没接到，经营惨
淡。即使有订单，价格也非常便宜，一些画工
因此逃离了大芬村。那年年底的广交会上，大
芬村油画订货额只有100多万元，相当于原来的
三十分之一。

“大芬之所以崛起，靠的是劳动力优势。
我当年之所以把欧美订单从香港带到了内地，
就是因为内地劳动力价格低廉。行情好的时
候，订单不断，厂里可以随时‘养着’画工。
行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一直有这个担
忧，但是没想到危机来得这样快。”黄江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个原本
就因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油画产业村，走上了转
型之路。同时，政府也积极介入扶持引导，让
靠复制、临摹发家的大芬逐步走出了一条出口
转内销、“原创+市场”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方面，画廊开始出口转内销，把油画销
往内地一些大型宾馆、会所和私人别墅，有的
画廊还提供设计服务。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生
产力，提高油画品质，更加注重质量而不只是
产量。原来那种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流水线作业
方式也被淘汰。

不少画工开始靠着多年来练就的画功走上
原创之路。政府积极扶持原创，为画家、画工
兴建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全国首个美术产业园区
配套美术馆——— 大芬美术馆，专门辟出展厅免费
举办大芬本土原创油画展览；举办“首届深圳大
芬国际油画双年展”，进一步提升大芬油画村的
业界地位；携手中国美术家协会每年举办全国

（大芬）中青年油画展，为推动大芬原创提供高水
准交流平台；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大芬美术工作
者入户、社保、版权保护三大难题；定期组织原
创画家外出采风，增强原创活力……

“现在你到大芬村，会看到很多画廊门口
都很醒目地贴着‘谢绝拍照’，因为很多画廊
都有自己的新创意、新画法，比如用油画颜料
和画法来画中国画，注重光影但更讲究意境。
还有的画作，构图是有讲究的，专门面向南方
一些注重风水的客户开发设计产品。这些都是
创新。”黄江说

政府的着意打造，吸引了很多非常有才华
的原创画家来到大芬村。根据大芬油画村管理
办统计，目前大芬聚集了原创画家300多人，其
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32人，省级美术家协会会
员76人，市级美术家协会会员150余人。在国内重
量级展览中，大芬的身影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
繁。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大芬村有一百多幅原
创作品入选国家、省级美展，而这一数字正呈现
出几何式的增长，原创的发展势头锐不可当。

就在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期间，5月19日下
午，一场原创画作拍卖会在村东侧的大芬美术馆
举办。一位大芬村画家的原创画作拍出了40万元
的高价。

黄江坐在买家席上，安静地看完一个多小时
的拍卖全程。采访结束，他送记者到大芬村口，那
里有一个手握画笔的巨型雕塑，笔尖直指苍穹。

“其实当初我来深圳大芬，都没想过要呆多
久，也根本没想到大芬能发展成今天这样，一
幅画作能卖到几十万元。想当年我们二十个画
工在流水线上完成一幅画，国外订单也就给六
七块钱。时代在变，需求也在变，我这个年纪
了，其实还想问问自己，我还能为大芬做些什
么。”这位70岁的老人幽幽叹道。

提起大芬油画村，深圳当地人都知道，这是地铁3号线路过的那片色彩斑斓的楼群；即便没来过这里，也对大芬村
远销海内外的油画有所耳闻。这里，有1200多家画廊，聚集着近万名画家、画师。

黄江：“画”出中国油画第一村
□ 本报记者 赵琳

30年间，从年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小山
村，到年销售总额超过45亿元的油画第一村，
“大芬奇迹”震撼了世界。几乎每天，都有慕
名而来的游客，在这个袖珍小村里兜兜转转，
感受艺术气息。

“刚来大芬村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
目标，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想过要呆多久。成为

‘大芬油画村第一人’，真是‘无心插柳’。”黄江老
人的一番感叹，或许可为个人命运和“大芬奇迹”
之间奇妙的缘分写下注脚。

从黄江老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大芬油画
村的兴起，与油画产业的转移密切相关。油画
产业的起源在欧洲，一战后开始向美国转移，
这缘于当时美国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二战后，
油画产业开始向亚洲转移，之后陆续转移到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

直到1989年，香港画师黄江迁厂，令深圳
大芬村与油画产业有了第一场“邂逅”。一次无奈
之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改变了一座村庄的发
展轨迹，也塑造了内地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

在大芬油画村碰见黄江的几率很高。除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年，他曾到义乌、北京开

画廊离开过一阵，20多年间，大芬村几乎成了
他的第二故乡。

黄江习惯一个人消磨时间。他30多岁时跟
太太结婚，直到43岁才有了孩子，如今孩子大
学毕业，在香港工作，太太也常居香港照顾。
大多数时间，黄江会在村里转上几圈，爬爬
山，坐在位于艺海拍卖公司楼上的办公室里，
写写毛笔字，喝喝功夫茶。

从临摹到原创，从出口到内销，从画廊到
拍卖行，从线下到线上……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步提升，生活方
式不断丰富，大芬村的嬗变也在继续。黄江告
诉记者，大芬村不可能再延续几十年前的模
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比如，为了保持大芬村的艺术氛围和良好
环境，龙岗区和布吉街道开展了彻底整治大芬
油画村画框小作坊和巷道乱搭建各类隐患，改
善区域消防、市容、商业状况。过去几年，这
项工作一直推不动，今年，街道工作人员找到
黄江，他一口答应，带头拆了黄江广场一侧商
家乱搭的临时建筑物。

“必须要擦亮大芬油画村这个品牌。各个

画廊乱搭乱建倒是收租多了，但外面的游客看
到大芬村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承担了十几
万元的损失，也要拆。”黄江说，近几年，北
京798艺术区、上海M50创意园、广州红专厂艺
术区等文化创意园成为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大
芬村有充足的硬件设施与它们媲美，这里的每
个人都要保护大芬的艺术氛围。

由于“大芬油画村第一人”这个美誉，黄
江经常受到国内一些城市的邀请，在打造文化
产业品牌方面出谋划策。每到一个地方，都让
他感到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的文化都很有特
色，很美。如果自己当初留在香港或者广州，很可
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商，事业做不了这么大，
也没有办法体验到这么多的地域文化。

“山东德州有家企业邀请我去了解乐陵农
民画，为当地发展农民画贸易出出主意。这些
农民都是很有审美情趣的人，他们农忙的时候
下下地，农闲的时候画画，这些作品让人一看
就特别欢喜。”当了解到在第十五届深圳文博
会上，山东巨野工笔牡丹画与一家深圳公司达
成9200万元交易意向额时，他连连赞叹，“希
望我也能为乐陵农民画做点事情。”

■ 记者手记

大芬村还在嬗变
□ 本报记者 赵琳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本报记者在大芬村采访黄江（左）。

这尊黄江半身雕塑(左)，是一位大芬村
雕塑师赠送给黄江的礼物。

大芬美术馆建于2007
年，是深圳建筑面积最大
的美术馆，从2018年开始
在这里举办“大芬双年
展”，为大芬村带来了更
多艺术氛围。

0 . 4平方公里的
大芬村里，处处是风
景。画师们楼下开画
廊，楼上住家。连楼
道的电表箱旁，都有
艳丽的彩绘。

大芬油画村口，
有一座手握画笔的巨
型雕塑，笔尖直指苍
穹，仿佛要为整个天
空填满色彩。

在大芬村，生活和艺
术是如此接近。画好的油
画陈列在居民楼中间的过
道旁，街巷也成了画廊。
（本组图片赵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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